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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秦飞跃带着侯卫东去向马有财汇报
1994年是交通建设年，各镇都各显

神通，争取县财政在当地投钱修路。
侯卫东很郑重地对粟明道：“粟镇

长，上青林七千人为了修路付了艰辛努
力，现在涉及到县里决策。我建议由镇
里出面去拜访高志远主任，请他说几句
话，将上青林公路纳入大办交通的重点
工程。”听到侯卫东开始指挥起镇领导，
粟明调侃道：“侯大学已经有了安排，我
们商量以后再给你汇报。”挂了电话以
后，他想了想侯卫东的建议，觉得很有道
理，便在党政联席会提出了这事，当然他
没有说这是侯卫东的提议。

秦飞跃对粟明的做法很有些看法，
心道：“这事你先给我说一声，暗中操作就
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提到党政联席会上。”

赵永胜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狠狠
地瞪了粟明一眼，然后道：“粟镇长的想
法很有道理，高志远是沙州市人大主任，
在县里能说得上话。我和他在一起工作
过，比较熟悉，明天就由我带队去拜访高
主任。”

赵永胜的理由摆得上桌面，秦飞跃
不好去争，心道：“你去找高志远，我就去
找马县长汇报工作，县官不如现管，他们
两位才是真正的父母官。”

于是，在赵永胜去找高志远的同时，
秦飞跃带着侯卫东，向马有财汇报。

秦飞跃是行政一把手，他知道马有
财喜欢听什么，道：“马县长，上青林山上
有石灰石和煤，储量很大。如果开发出
来，五年之内，至少可以增加五百万税
收，对益杨城的建设有益处。”马有财很
舒适地靠在了沙发上，道：“县里经费捉
襟见肘，有所为有所不为，先修通干线，
这个大方针不能变。”听马县长这样说，

秦飞跃也就不好多说。
侯卫东在一旁大着胆子道：“马县

长，上青林独石、尖山和望日三个村投劳
50万人次，已经将上青林公路基础挖出
来了。县里不用投资太多，就可以得到
一条很好的公路，不仅盘活资源，而且连
通五个镇，有百利无一弊。”他天天泡在
上青林公路上，此时情急之下说出来，一
下就讲到要害处。

马有财反问道：“50万人次，这个数
据怎么来的？”侯卫东对于修路的各项数
据烂熟于胸，道：“上青林总人口 7562
人，三个村每天出劳力150多人，每天就
有近 500人。从 10月初开始修到现在，
除去下雨天，有近九十多天，出劳也就有
50多万人次。”

马有财不动声色地问道：“误工费等
费用如何解决？”秦飞跃连忙道：“由于没
有路，上青林守着宝山受穷，所以镇里组
织修路，上青林群众一呼百应，都愿意无
偿投劳，误工费、青亩费一分钱都没有
要。而且中午自带伙食，镇里解决的主
要是炸药、图纸费以必要的工具费。”

马有财点了点头，道：“青林镇这种
不等不靠的做法很值得肯定，有些乡镇
道路破烂不堪，也不想想办法派人维
护，眼睛就只盯着县财政。”他又夸了侯
卫东一句：“这个小伙子头脑很清楚。”
秦飞跃这才介绍道：“他是侯卫东，去年
公招的大学生，是镇里修路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得到县领导亲口表扬，侯卫东只觉
一股热血从脚底直冲脑门，虽然是冬天，
背上已经渗出汗水了。

“我这个人，喜欢鞭打快牛，更喜欢
给快牛吃草，既然青林镇修路的愿望这
样强烈，又有这样的基础，县里可以考虑

一部分资金。李县长，到时你制定一个
方案，在常务会上研究。”

李冰道：“上青林公路是山岭重丘道
路，公路计划修多长？”秦飞跃一时语塞，
侯卫东接过话头，道：“目前准备修十六
公里，如果修到最远的望日村以西，就在
二十公里左右。”

李冰道：“我的初步想法是由交通局
组织专业施工单位来铺路面，我估计得
有上百万。镇里要保证提供片石和碎
石，村里则免费出劳力，具体方案拿出来
以后，拿到政府常务会上研究。”

马有财基本同意了李冰的方案，定
了调子：“就按照老李所说的方法办，这
条路，县里已经以奖代补给了20万。等
常务会议通过以后，让曾昭强早日介入，
把这条路修成样板路。公路通车以后，我
要带领全县乡镇的一把手来参观。”

从马有财办公室出来，秦飞跃很是
高兴，他对侯卫东的表现也很满意，夸
道：“侯卫东表现得好，今天这事很有成
果，今天中午你要多喝几杯，我检查你的
酒量。”

上了小车，秦飞跃就取出一部大哥
大，道：“喂，我是秦飞跃，找个地方喝酒。”
打完电话，他对司机道：“到益杨宾馆。”

到了宾馆，火佛煤矿周强已经等在
里面。桌上摆了几个花式冷盘，
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打开了一瓶
五粮液，站在一旁等候。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汪露露在QQ上告诉吕
森自己怀孕了

从那天开始，吕森注意
到汪露露上洗手间的次数
开始不断地增加。他想，难
道汪露露尿频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
试了25条排卵试纸后，汪露
露终于在一天夜里惊喜地
发现试纸上出现了两条红
线。仔细看看时间，正是凌
晨 1 点。她悄悄地返回床
上，钻进被窝，苦思冥想出
一个极为经典不得不让吕
森就犯的妙计——

“啊！救命，救命！”汪露露四肢乱打乱踢并伴随着惊叫
声。“怎么了？怎么了？”熟睡中的吕森被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惊
醒，见汪露露正向空中挥舞着小拳头，同时哇哇地叫着，立刻抓
住汪露露的双手用力推她，“亲爱的，宝贝，宝贝，娘子，醒醒。”

汪露露眯着眼睛假惺惺地说：“老公，我好怕。”“不怕，做
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不怕。你可吓死我了。”吕森把汪
露露搂在怀里哄了起来。

见奸计得逞，汪露露又卖力地往吕森的怀里拱了拱。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像个女色魔呢？”吕森轻轻地吻了吻

汪露露的嘴唇。汪露露热情地回应着。“我就是色魔，今夜吃
定你了。笨蛋。”汪露露暗自庆幸着。

那天汪露露在QQ上告诉吕森，自己怀孕了。吕森说什
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对方喊“狼来了”的次数绝对不是
一两次。不过这次的确不是“狼来了”，而是“娃儿来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骗人，汪露露举着单反相机蹲在洗手
间里拼命地对着验孕棒连拍，不仅连拍，她甚至还想到弄几张
微距效果的通过网络传给吕森。吕森看到照片后的第一反应
是震惊，紧接着就冷静了下来，而且是异常的冷静。以他对汪
露露的了解程度和经验分析，汪露露这个小机灵鬼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说不定这次又是在拿自己穷开心。他不慌不忙
地在QQ上打道：“这玩意你也敢PS？”汪露露梦想着对方的反
应会是惊喜万分，哪承想是这种结果。她气得牙根痒痒。想
解释还解释不清楚，只能等待对方回家验证，可又担心验孕棒
上的显示条会突然消失掉，于是她再次冲到楼下药房买了两
只回来，只等吕森回家当场演示。

吕森到家的时候，汪露露已经流着口水倒在床上睡得昏
天黑地了。除了放在鞋柜上的验孕棒上明晃晃地显示着两条
红色提示线以外，剩下的就是放在桌子上早已冷掉的饭菜。

吕森转身冲出了家门。冲出去的吕森提着一大盘香蕉和
一个布满尖刺的榴莲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往家走，由于出来
太急，随身背的笔记本电脑居然还挂在肩上。“我要当爹了”的
念头嗖嗖地往头上涌，每踏出一步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呵”上
一声。汪露露真争气啊，说怀上就怀上了，今年回家终于可以
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解释了。

再次进门的时候，吕森看到汪露露又在洗手间里鼓捣着
什么。他脱了鞋子，放下水果也往那里进。终于见老公回来
了，汪露露扁着嘴理直气壮地举着一根试完的验孕棒给吕森
看，“看，还是两条线。我真怀孕了，没PS。原来的那只棒棒
放在鞋柜上，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

望着验孕棒，再看看可爱的汪露露，吕森一把将她抱在怀
里，声音颤颤地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棒棒我拿走了。”

“你分明是想毁灭证据。”被吕森抱在怀里的汪露露拼命地扭
动着身体，不停地撒娇。“不是，是太有收藏价值了。我怕弄
丢，所以保管起来了。吃饭了吗？”吕森低头闻着汪露露发间
的香气。顷刻间，他觉得自己更应该为这个家，以及这个小丫
头，还有小丫头腹中的婴儿多做些事情。责任感，一个男人的
责任感，就在知道自己即将身为人父的瞬间被激发出来。

“没吃呢。下午擦了地，做了饭，觉得累就躺下了，结果躺
着躺着就睡了。”汪露露又紧紧地抱了抱吕森，对于这个男人
的臂膀似乎总有依赖的感觉。

“我给你重新做套营养餐，等着。”吕森飞快地冲进厨房开
始做饭。

从这天开始，汪露露在吕森这个兽医专业营养师的照顾
下，过上了母系社会般富足的生活。汪露露的反应过于严重，
除了正常的呕吐外，居然还喷了血和胆汁。尽管是兽医专业，
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吕森还是担心起来。心急如焚的他
索性给汪露露的单位打了电话：“汪露露孕期反应过重，需要
卧床休息。”

按理说这种事情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被上级批准，哪承
想汪露露的单位居然要求提供医院出示的证明。吕森怒了，

“太不近人情了，汪露露吐得已经下不了床了，难道还让她去
医院检查不成？谁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为了讨得那几张珍贵的假条，汪
露露不得不捂上厚重的羽绒服在吕森的搀扶下奔
向医院。 05

周海光被送进医院抢救
大坝上，七八个战士横躺竖卧，任

暴雨抽打，报话机在一边放着，里面传
出焦急的呼唤，但是战士们连抬起身子
的力气都没有了。绞盘在转，闸门在
提，滔滔的流水如江河狂泻。

“不能停下，一定要提到最高！”李
国栋边推边喊。周海光和小四川几个

战士一起推
着绞盘。忽
然，绞盘不动
了。郑浩兴
奋地跑进来：

“连长，闸门
提到头了，可
以松手了。”
李国栋和几
个战士同时
瘫倒在绞盘
下，李国栋靠
着 绞 盘 叫 ：

“海光……海
光……”海光

不应，一口鲜血吐出来，整个人倒下了。
天黑了，医疗棚外燃起火把，医疗棚

内燃着蜡烛。文燕刚停下手，两个青年
又抬进一名伤员，放在手术台上，文燕端
着蜡烛看，惊呆了，是明月，她还没有来
得及去看一下的妈妈。明月肋骨和大腿
骨折，肝脏可能砸坏了，需要马上手术。

两名解放军战士又抬进一个伤员，
是周海光，浑身是血。“大夫，快一点，他
是抢救水库大坝下来的。”战士进门就
喊。周海光被抬到另一张手术台上，一
位护士给他做检查：“向大夫，他的心跳
很弱，怎么办呀？”“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
呀，是他们保住了大坝，保住了唐山呀！”
战士叫。文燕俯身，见是海光，眼紧闭，
像死了。

“海光！”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叫。
文燕的双手使劲挤压着海光的心脏：

“海光……海光……你醒醒啊……你不
能死……”可是周海光还是紧闭双眼，一
动不动。“海光，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
文燕呀！”文燕坐到海光身上，双手挤压
心脏。丰兰喊：“文燕姐……你妈她不行
了……快来……”文燕继续挤压海光的
心脏，海光的喉结动了一下，“血，血，快
给他输血。”文燕叫。

周海光输上血了，可是此时传来丰
兰的叫声：“阿姨……阿姨……文燕姐你
快来呀……”明月睁眼，笑一笑，头歪向
一边。“妈！妈！我的妈妈呀……”文燕
扑到明月身上，大哭着叫出一声，就昏死
在明月的身上。

文秀在黑暗中摸索。她只穿着背心
短裤，压在床板下面，空间很小，但可以
活动。她使劲推头上的床板，床板纹丝
不动。何刚离她不远，但被几块水泥板
隔开，水泥板四周是碎石烂瓦。

何刚拉文秀，文秀先是大口喘气，边
喘边痴呆地看何刚，然后，抱住他，号啕
大哭。何刚轻拍着她的背：“文秀，别怕，
是地震，地震过去了。咱们活着就已是万
幸，我想不仅是咱们的房子塌了，可能唐
山的房子都塌了，埋在下边的人不仅仅是
咱俩……”何刚说。“那大妈和黑子，还有
我爸我妈和文燕……”文秀又急。“别想那
么多，如果真是那样，中央一定会派解放
军来救咱唐山人的。”何刚安慰文秀。

余震又来了，何刚把文秀揽进怀里，
护在身下。一块楼板连同碎石砸下来，
烟尘笼罩了他们。

街道两旁已经搭起不少简易的防震
棚，大片的防震棚中，有大片的帐篷。仍
有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缓缓而入。晨光
大明，战士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废墟上
面。他们浑身是泥，是血，是灰尘，双手

血肉模糊，许多人的指甲全部脱落，来得
太急，谁也没有带任何器械，战士们是用
一双手和那些坚硬的水泥板，那些裸露
的钢筋，那些碎砖烂瓦作战。

素云仍在二五五医院的护理棚里看
着小冰，小冰说饿，想吃家里腌的鸡蛋，
素云说到家里给她扒扒看，就把小冰托
付给同室病友，走出护理棚。走到离家
不远的地方，一个熟悉的身子晃过来，素
云抬眼，是黑子。

黑子也看到了她，相距不过七、八
米，都站住了。黑子突然转身跑，素云大
叫：“何斌，站住……站住……”黑子钻进
一所没有塌得十分彻底的废墟之中，素
云想都没想，也追进去。

废墟里空间较大，塌下来的楼板和
水泥梁乱七八糟地戳在地上，头顶有多
块楼板悬挂着，晃来晃去，好像再过一分
钟就会落下来。黑子躲在几块交错的楼
板后面，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冤家路窄的
女警察。“何斌，你出来，你跑不掉的。”素
云边走边喊。黑子抄起一根铁棍，悄悄
逼近她，凶狠的眼睛盯着素云的头。“死
去吧……”黑子大叫一声，照准素云的
头，欲砸下。

余震来了，黑子被甩出很远。但是
头顶的水泥梁落下，直冲着黑子和素云
砸下来。素云来不及动一动，看一眼下
落的水泥梁，闭上眼睛。

水泥梁落下来，把素云和黑子都砸
在下边，一边一个，但，都没死，幸亏黑
子身边那一块大石头，担住水泥梁，留
下生的空隙。有空隙，但不大，水泥梁
压在黑子和素云的胸上，他们都需双手
托住水泥梁方能呼吸，水泥梁如跷跷
板，这边劲大，那边受压，那边劲大，这
边受压。

谁也不松手，谁也不能松手，
谁也不愿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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